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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小说对明代中篇文言传奇的文体渗透
———以若干明代中篇文言传奇的刊行与删改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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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代中篇文言传奇小说存在单行本、合刊本及改装本三种方式，在单行本与合刊之间、或者
两个合刊本之间，其文本往往发生删改变动，具体表现为: 增饰故事细节，语言化雅为俗，变文为白，甚至羼入

白话小说习用套语，显示出颇为清晰的接受白话小说影响的痕迹。此外，在中篇文言传奇专集《万锦情林》

中，杂入了采用白话小说文体编撰的《情义姻缘》; 而在白话小说集《欢喜冤家》中，又出现了模拟中篇文言传
奇文体而作的《许玄之赚出重囚牢》，这两个特殊文本的存在，表明中篇文言传奇与白话小说之间的文学互
动，曾经颇为活跃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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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篇文言传奇小说，虽然问世的作品

并不算多，却自成系统，盛传一时，并对明代后

期及清代前期的白话小说创作，产生了极为深

远的影响，它们也因之成为古代小说演变史上

的重要一环，凡此云云，均已获得了小说研究界

的公认①。不过，作为上述观点的另一面，即白
话小说对明代中篇文言传奇的文体渗透问题，

却颇乏专论。本文拟以若干明代中篇文言传奇
的文本删改为例，对此略加探讨。

一、明代中篇文言传奇的三种刊行方式

就小说文本的存在形态而言，明代中篇文

言传奇的刊行，主要有三种形式② :

其一、单行本。
根据目前所知资料，至少有 4 篇明代中篇

文言传奇，迄今仍有单行本存世:

( 1) 《五金鱼传》的单行本。原藏吴晓铃双
棔书屋，现藏首都图书馆，已刊入《古本小说集
成》第三辑。仅残存下卷之一部分，约六千七百
余字。
( 2) 《钟情丽集》的单行本。明高儒《百川

书志》( 1540，嘉靖十九年) “史部·小史”类、
《宝文堂书目》( 嘉靖间) “子杂”类著录; 孙楷第
《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卷六，曾载
有《新刻钟情丽集》四卷，原藏日本成篑堂文
库，明弘治癸亥( 1503) 刊本，末有牌记“弘治癸
亥中秋望日金台晏氏忠恕堂校正新刻”，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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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字，题“玉峰主人编辑”，
“南辕通州门中人校正”，卷首有序两篇，一为
成化丙午( 1486 ) 序，署“南通州乐庵中人书”，
另一为成化丁未( 1487) 序，署“简庵居士”。据
严绍璗编《日藏汉籍善本书录》( 2007) “集部·
话本小说类”著录，此本现藏日本御茶之水图书
馆。
( 3) 《寻芳雅集》的单行本《吴生三美集》。

此为笔者新发现。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明刻
本，二册，内封题“新刊出相稗史遗编三美集”，
四边单栏，栏外左上署“三美集”，卷末题“吴生
三美集”。无序跋，无出版时间。正文半叶九
行，行十九字，已残缺第一、二一、二五、三一、三
九、四七、五七、六九、七三页，凡九页。其第四
页栏外左下署有刻工“黄德懋”。存绣像四十
八幅，按其配图的体制，已残缺八幅，原书应有

绣像五十六幅，人物刻画极其精美，洵为明代版

画之白眉。将《吴生三美集》与《国色天香》所
收之《寻芳雅集》对勘，文字基本相同，惟结尾
处缺少“及至正二十六年”至“不知去向矣”一
小段，共一百十八字; 另有少量字词异文，如男

主人公父亲的名字，《寻芳雅集》作“守礼”，而
《吴生三美集》则作“士礼”等。
( 4) 《双双传》的单行本《巫山奇遇》。此为

笔者新见。著录有抄本一种，竹纸两册，题“广
野居士编”，见《中国书店三十年所收善本书
目》( 1982) “集部·小说类”，今下落不明; 另有
刻本一种，民国时期中央书店创始人平襟亚旧

藏，署“广野居士述、北郭遁叟校”，今亦未详所
终。不过，值得庆幸者，平襟亚于 1935 年曾将
《巫山奇遇》列入“国学珍本丛书”铅印出版，寒
斋藏有此本，洋装一册，巾箱本，封面绘才子佳

人凭栏燕语图，绿色竖题“文言艳情小说”、“巫
山奇遇”。经笔者仔细比对，实即湮没已久的明
代中篇文言传奇小说《双双传》之原本①。

除上述四种外，高儒《百川书志》( 1540 )
“史部·小史”，曾著录《艳情集》八卷，题“国朝
彬阳南谷静斋雷世清编著”; 《李娇玉香罗记》
三卷，题“国朝闽南三山赵元晖编辑”;《怀春雅
集》二卷，题“国朝三山凤池卢民表著，又称秋
月著”;《双偶集》三卷，题“国朝贵溪樊应魁
著”，后三种亦见载于《宝文堂书目》( 嘉靖间)
“子杂”类，可证它们均曾有过单行本。明中篇
文言传奇《刘生觅莲记》②，甚至还载有从书肆
购买中篇文言传奇小说单行本的情节:

闻叩门声，放之入，乃金友胜。因至书
坊，觅得话本，特特与生观之。见《天缘奇
遇》，鄙之曰: “兽心狗行，丧尽天真，为此
话者，其无后乎?”见《荔枝奇逢》及《怀春
雅集》，留之，私念曰: “男情女欲，何人无
之? 不意今者，近出吾身。苟得遂此志，则
风月谈中，又增一本传奇，可笑也。”
事实上，明代中篇文言传奇以单行本流传

的特点，正是对唐人传奇多以单篇行世之文体

传统的继承③。当然，并非全部的明代中篇文言
传奇，均刊有单行本，譬如《传奇雅集》、《情义
奇姻》等篇，就很有可能出自通俗类书编辑者的
即兴编撰，详见下文。
其二、合刊本。
所谓“合刊本”，即指将多种中篇文言传奇

或与其它作品合为一书刊行。根据大塚秀高与
陈益源的研究，中篇文言传奇的明代专集有《风
流十传》( 明万历刊本) 、《花阵绮言》( 明刊本)
两种; 将中篇文言传奇与其它杂著合刊的明代

“通俗类书”，有《国色天香》( 明万历刊本) 、
《绣谷春容》( 明万历刊本) 、《万锦情林》( 明万
历刊本) 、何大伦《燕居笔记》( 明刊本) 、林近阳
《燕居笔记》( 明刊本) 等五种。各书收录中篇
文言传奇小说之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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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潘建国《新发现明代中篇文言传奇小说〈巫山奇遇〉考略》，载《明清小说研究》2005 年第 3 期。

此据《古本小说集成》影印、万历丁酉( 1597) 金陵书林周氏万卷楼重锲《国色天香》卷二、卷三收录之《刘生觅莲记》。

关于唐人传奇多以单篇行世的论述，参见孙逊、潘建国《唐传奇文体考辨》，载《文学遗产》1999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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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色天香 绣谷春容 万锦情林 何本燕居笔记 林本燕居笔记 风流十传 花阵绮言

钟情丽集 9 /10 11 /12 1 3 /4 6 /7 1 6 /7
龙会兰池录 1 2
双卿笔记 5
怀春雅集 9 /10 9 /10 7 9 /10
花神三妙传 6 6 2 5 /6 2 /3 3 2 /3
寻芳雅集 4 1 4 1 6 1
天缘奇遇 7 /8 9 /10 5 1 /2 4 /5 4 4 /5
刘生觅莲记 2 /3 3 /4 3 11 /12
李生六一天缘 7 /8
传奇雅集 6
情义奇姻 4
双双传 2
五金鱼传 8

其三、改装本。
所谓“改装本”，即指将中篇文言传奇小说

的正文，分卷析回，纳入章回体小说的外壳之

中，全书只多出若干回目文字，其它均保持原

貌。现存明代中篇文言传奇小说的改装本，多
为清代坊刻本，此时中篇文言传奇小说已趋衰

微。目前所知的“改装本”计有四种:
( 1) 《新镌钟情记》，六卷六回，竹纸两册，

清代坊刻本。无分封，无目录页。检视正文中
的全部六回回目文字，均七言双句，不甚工整。
正文半叶九行，行二十字，版框高 16． 5 厘米，宽
10． 6 厘米。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另有哈佛
大学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藏本，惜首尾残缺①。
经陈益源比勘［1］67 ～ 83，实据明周文炜本《国色天
香》收录之《钟情丽集》改装而成。
( 2) 《三妙传》，六卷六回，存世有哈佛大学

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 齐如山旧藏) 、首都图书
馆( 原吴晓铃旧藏) 及虞虞斋三家藏本，均属同

一版，内封题“竹轩藏板”。经陈益源比
勘［1］177 ～ 187，实据明周文炜本《国色天香》收录之
《花神三妙传》改装而成。
( 3) 《新镌幽闲玩味刘生觅莲记》，六卷十

六回，竹纸两册，内封题“竹轩藏版”。首为目
录页，回目文字均七言双句，然颇欠工整。正文
半叶九行，行二十四字。原为马廉平妖堂旧藏，
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经陈益源比勘［1］219 ～ 237，

实据明周文炜本《国色天香》收录之《刘生觅莲
记》改装而成。
( 4) 《新镌奇缘记》，六卷十二回，竹纸两

册，清代坊刻本。无内封。首目录页，残存第八
至十二回回目，检视正文中的全部十二回回目

文字，均七言双句，对仗十分工整，胜于《新镌幽
闲玩味刘生觅莲记》。正文半叶八行，行二十二
字，版框高 16． 2 厘米，宽 11． 2 厘米。似非竹轩
藏版，但刻印的时间应相差不远。原为马廉平
妖堂旧藏，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经陈益源比
勘［1］200 ～ 218，实据明周文炜本《国色天香》收录之
《天缘奇遇》改装而成。
值得指出的是，“改装本”，并非属于严格

意义上的文体改编( 即章回体对文言传奇体的

改编) ，而只是一次简单、粗糙的文体移植，类似
于新瓶装旧酒，其文体的构成要素( 如语言、结
构、表达方式等) ，均未发生任何质的变化。就
现存四种小说改装本来看，显得不伦不类，其流

传亦十分有限，可见这种文体的生搬硬套，乃以

失败而告终。

二、明代中篇文言传奇文本删改中的
白话小说痕迹

本文所谓“删改”，即指发生在同一篇明代
中篇文言传奇的单行本与合刊本之间、或两个

·4·

① 陈益源《元明中篇文言传奇小说研究》第四章“《钟情丽集》研究”第四章注［11］，曾据哈佛大学藏本转录了《新镌钟情记》的回目，

惜残缺第一回。笔者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予以补录: 第一回 初相见爱慕情切 两相合月下定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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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刊本之间的文本变动，它涉及小说的篇幅、语
言、情节等内容。详察其删改的情况，可以看出
颇为清晰的接受白话小说影响的痕迹，此种痕

迹，具体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1．增饰小说细节
明代中篇文言传奇的情节，具有鲜明的模

式化倾向，其编撰趣味，乃在于罗织诗文，显示

才子佳人的风流情志，而非对于小说情节、尤其
是细节的设置与描摹。但是，在若干中篇文言
传奇文本的删改过程中，却出现了增饰小说细

节的反常现象。兹举二例:
譬如单行本《巫山奇遇》中，鱼覲日设计的

私奔计划，实施甚为顺利，夏补裘等人轻易上

当，小说仅以寥寥 50 余字，一笔带过: “逾旬，
郭、桃纳币，促亲期。及望之夕，两生先至舟中，
则见服用驱使，已悉俱备。少顷，覲日佩双鞬，
突鬓垂冠，从数骑挟琼、谦及梨香、冬儿，倏忽而
至”。然而，至合刊本《双双传》中，此处文字陡
增到千余字:

( 夏补裘) 出，遂足高气扬，谓守者曰:

“汝当散去，秦姻谐矣。”趋至郭、桃，述以
颠末，喜不自禁。朱必敬曰:“迫而诺者，非
真诺也。汝姑待汝女郎进门后，且喜谈乐
道，何如?”补裘不悦，曰: “老朱妒我成此
亲耶?”遽出门去。郭、桃急遣人招之，加之
上坐，却朱必敬。必敬曰: “我今去也。第
密察秦氏，原不可少者。”郭叱之曰:“与汝
无干，何须过虑。”补裘与郭、桃饮而归，路
忆必敬之言，私往窥秦氏。
适遇鱼覲日在厕边撒尿，遂佯为不见

者而过之，潜伏秦侧; 鱼覲日亦佯不见补

裘，而竟步过秦门，若与秦无干涉者。补裘
归与妻商之，妻曰: “试观秦之情，似非伪
也。然必敬之言，实可听也。事艰任大，岂
宜放胆?”补裘愁曰: “今日之秦，郭、桃之
亲矣，设或秦氏不悦，奈何?”妻曰: “但谨
防之，毋使秦知可也。”补裘随遣子先往，嘱
之曰:“此事不密则害身矣，吾儿合看佐爷
底面上，谨慎俟候秦氏，吾将速来伴汝。”更
余，夏拉妻之弟周才美，同怀干粮及饭团饼

等物，一人伏于秦侧厕中; 一人装为乞丐，

睡于秦之对门; 一人装为更夫，循环门首。
如此者数夜，日亦如之。

鱼覲日自撒尿时见补裘情状，心知其

诈也，越数日，反招张来谒秦氏，私订秦母

促郭、桃婚期，出召邻父老，谓之曰: “吾虽
秦氏中表，谊同亲侄，今琼、谦二妹，向许高
氏两生，今日复许郭、桃，一以贫贱故而夺
之妻，一以富贵故而予之女，纵使高氏无一

咎言，纪纲情理何在? 今日我若不言，邻父

老亦必谓我无知人矣。”言讫，谢邻父老，嚣
嚣然去。邻人群然义之。翌日，秦母遣人
促补裘曰:“婚事宜速不宜迟也。若迟，恐
生物议。”补裘信之，雀跃喜曰: “事无疑
矣。”遂释意秦氏，日夜只议行六礼事。鱼
覲日知其不备也，先买舟，置两生于舟中，

服用器具驱使悉备，然后乘夜来取琼、谦、
香、冬登舟，己则驾小舟殿后，送至前营百
里外屋宇居焉。
鱼归，阴遣人约秦母，秦母始扬言夜失

二女二婢及物件甚众，诈遣鱼覲日告邻告

官追理，则高氏举家无一丁可得，近邻亦无

有知其踪迹者。秦邻走报补裘，补裘时方
熟睡，闻之，慌忙失措，将下床，已坠地矣。
妻扶之起，手足冰冷，定视低言曰: “那处
好?”妻曰: “吾闻鱼覲日才子也，义士也，
彼必可以缉获两生。今当一面速止秦氏扬
言，毋使郭、桃知之; 一面趋求覲日救援，务
以仗义激之; 一面固缓郭、桃婚期，更以他
事乱之，庶琼、谦可觅，即郭、桃亦不知有今
日之变矣。”补裘如其言，赂秦邻，拜秦母，
期以箝口。遂见覲日，覲日知其来也，前以
秦母遣告官命告之，且曰: “琼、谦原许高
生，无适郭、桃之理，今既许郭、桃，婚有日
矣，岂容私奔? 是必当究。”补裘曰: “赖先
生之力，无明告官以彰家丑，盖谨缉获以应

婚期，则先生之名，重于当世; 先生之义，著

于千古矣。”覲日曰: “谨奉教。”不揣朱必
敬知之，往报郭、桃，郭、桃怒，绝秦氏，责夏
补裘，补裘痛哭谢罪。
《双双传》小说不仅将双方半信半疑、相互
试探、斗智斗勇的较量过程，描画得极为曲折生
动，而且平空添出“夏补裘之妻”、“夏补裘之
儿”、“妻弟周才美”等世俗人物。必须要指出
的是:《双双传》对《巫山奇遇》所作的改动，基
本上均是删繁就简，独于此处却不惜笔墨，大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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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陈，显示出特殊的文学趣味。这种强调细节
的文体特征，并非源于中篇文言传奇自身的文

学传统，而应是接受了白话小说影响的结果。
再如《花神三妙传》，其《国色天香》合刊本

的结尾十分简略，而《万锦情林》合刊本的结
尾，却较之多出了一个有意思的情节:

锦娘见事毕，即向前拜老母，曰:“今幸
有托，女当放心去矣。”赵母曰: “何出此
言?”锦娘曰: “烈女贞妻，此方立身之正。
失节淫欲，安可久存人世? 女蒙白郎不弃，

观其文词清雅，一表非俗，却之不是，从之。
今为罪人，有何颜立于世矣? 女谅白郎非

忘情辈，可托以养母之天年，女即归九泉同

奇妹伴矣。”两行流泪，言罢番身欲撞街前
而死。满堂流泪，徽音向前抱定，白生、琼
姐、赵母、李夫人俱向前掯住，一时间才转
阳世，云:“奇妹勿留，吾来矣。”白生哭曰:
“何故别人之速耶?”琼曰: “誓同生死，妾
安独存? 可思省。”徽音曰: “姊生妾生，姊
亡妾亡，四人不留，白郎何存? 乞定省思

之。”锦娘才方开目，哭曰: “留妾不见奇，
奇死锦不死，恸哉! 恸哉!”皆放声大哭，众
人再三苦劝，锦娘定省，拜赵母、李夫人，谢
徽音小姐并白郎、琼姐。李夫人曰: “事至
今日，正好团圆，汝四人近前听我一言。”各
依命向前跪下，李夫人曰:“论姊妹，锦娘为
大居长，徽音小姐居次，小女居末，共事白

郎，无得推脱。”锦娘曰: “妾乃罪首，安敢
事白郎? 幸存草命，乞归奉老母足矣。”白
生曰:“何其弃旧? 汝离我死。可依李母之
言。”徽音辞曰: “苟全小妾，皆令爱之恩，
何敢居其上? 该令爱居长，妾居末足矣。”
琼曰:“老母之命，勿推。”再三谦逊不定，
以目目白生，生曰:“勿分大小，各以姊妹之
礼相待。”其事方决。赵母笑曰: “有此手
段，亦有此安顿。”致筵庆贺，送入洞房，一
生三女，排行携手，真为人间之极趣也不

题①。却说徽音入门之后，待锦娘、琼姐无
不周悉，奉赵母、老夫人则尽恭敬，凡于生
前有所咨禀，必托锦、琼代言，其贤于人远
矣。

此段文字描写细腻，锦娘寻死觅活、李母安
排大小的情节，不啻是一场世俗闹剧，罕见于其

它中篇文言传奇。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在《万锦
情林》合刊本多出的文字，与《国色天香》合刊
本原有的文字之间，删改者使用了“不题”、“却
说”这样的白话小说套语来作为衍接，显示出较
为明显的白话小说笔法。笔者认为: 此删改者
很有可能就是《万锦情林》的编辑者余象斗，事
实上，曾经编撰、出版过多部通俗小说的余象
斗，十分熟悉此类套语的使用，这在《万锦情
林》收录的另一篇中篇文言传奇《情义奇姻》
中，还有更为直接的体现，详见下文。

2．文本语言化雅为俗，变文为白，甚至羼入
白话小说习用之套语。
明高儒《百川书志》( 1540 ) 在著录《娇红

记》、《钟情丽集》等六种中篇文言传奇后，曾以
“语带烟花，气含脂粉”来形容其文学风格，可
知初兴期单行的中篇文言传奇，其语言风貌甚

为雅丽。然而，随着明代中后期市民文学、特别
是白话小说戏曲的传播与兴盛，叙事文学读者

群的欣赏口味，发生了较大的转换。受此影响，
这种风格雅丽的中篇文言传奇，也必须进行适

应性的改变，否则就无法获得读者的青睐。事
实上，在那些编撰时间较晚的中篇文言传奇身

上，已经可以看到文学语言的雅俗转变。譬如
编创于明代隆、万时期的《五金鱼传》，其语言
的通俗化色彩，就颇为浓郁:

彩云推不肯行，桂怒曰:“贱丫头，我命
汝行即行，何如此推阻也? 就不要你去，何

如?”
生览毕，曰:“香囊谐金鱼去矣。”晓云

曰:“想他则甚?”生曰: “吾想菊也。”晓云
曰:“菊娘则想，彩云独不想乎?”生笑曰:
“彩云不知趣，我不想他。如你，我就想
矣。”晓云曰:“谁要汝想?”
桂曰:“郎用苦茗乎?”生曰: “为卿已

苦多矣，复何用此?”桂笑曰: “须喫些苦，
当得甘来也。”
生走至后园，见桂曰: “想杀我也! 想

杀我也!”桂曰: “郎想襄城人耶?”生曰:
“为眼前人耳。”桂曰: “妾有诗慰郎，郎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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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否?”生曰: “虚做人情何益?”随举桂娘
之衣。
公、祝回至途中，至晚寻一古寺安歇，

方就枕，忽见永坚蓬头跣足，荷枷带锁，立

于前曰:“汝二人做得好事，今日陷我于死。
我已告汝于阎王天子，特来取汝二人性

命。”二人惊'''''当年戈家亲事，是你情
愿。你今被戈家连累，我们又被你连累，阴
中尚望你护持，我们回乡自当做功果超度

你，何出此言?”坚复曰:“又谁叫我害古郎
耶?”二人无言可对。坚曰: “曾对汝说，古
氏之事实与古郎无干，况君子以德报怨，当

置此事于度外也。汝二人多方为我言，曰
‘无毒不丈夫’，又曰‘斩草不留根’，今若
不乘其危而倾之，则古郎将来得志，祸有不

测者。谁知古老爷宽弘大度，乃仁德君子
也。昔不因汝们利口煽惑，结好权要倾害，
则我不必自刎死于驿中，今日安知不与汝

辈同'而归乎? 且琼香女尚蒙怜宥择配，此

段恩德犹出寻常万万也。如不取汝之命，
你回乡曲中又再去倾害人家。昨冥司因我
谋害古老爷一事，罚我为蛇，三十世后复为

龟，永远不得再转人世。明日与汝们看
之。”二人惊觉，乃是一梦。早起登途，思梦
中之事，精神恍惚，行至一大薮边，见一巨

蛇从地而起，将二人咬死。( 此为单行本文
字)

当然，透过中篇文言传奇文本删改的例证，

这种文学语言通俗化、白话化的倾向，就看得更
为清楚了。譬如单行本《巫山奇遇》叙丫环梨
香劝慰小姐一段:

梨香见琼形容枯槁，饘粥少进，虑有不

测，乃委曲谕之曰: “以女郎才貌，今得屈
事豪富，则何求不得? 顾自苦乃耳!”琼曰:
“凡吾所以自苦者，非欲以死自谢仲。但吾
始既以不正遇仲，致仲负淫男子之诮，而复

背之以终，其谓我何? 故吾虽不惜一死以

谢仲，而终不欲以色殉仲，使人谓仲重色，

有女子从死，而冒焦仲卿、荀奉倩之戒，是
以甘自苦而不迴。若曰‘屈事豪富’，无乃
与妾初心刺谬乎?”香曰:“人心不同，有如

其面。女郎虽为仲勤勤恳恳，誓不忍背; 然
与仲阔别数旬，今负笈归来，仅仅一见，能

保其心之不他也? 或如邻妇所称，业且婚

他氏，则女郎虽有怜才好德之心，而仲无怜

香惜玉之意。妾亦何取于女郎之自令颜色
枯槁，而少进其饮食也。”琼曰:“仲遇我甚
厚，肝胆相照，仲终不叛我盟。且宁使天下
人负我，无使我负天下人。”香复曰:“妾尝
道仲有情痴，不敢谓其翻覆云雨。但今日
女郎之守，思以待仲，若不善自保摄，则一

旦镜中朱颜暗改，妾虑仲采庶子之春华，而

忘家丞之秋实也。女郎又不观征雁之失侣
乎? 独叫汀芦，口血为喷，至立枯槁。今女
郎欲为仲守，顾不自惜其躯，而蓬首垢面，

甘为佯狂之行，恐仲未必待，而韶颜稚齿，

且先为泉下女矣。是女郎不欲以死报仲，
而适贻仲为焦仲卿、荀奉倩，窃为女郎不
取。”琼曰:“香爱我，为此言以宽我。然为
仲之心，不替也。”谦俛首丧气，若无所主，
复支颐强语曰:“姊何必饶舌? 妾惟有一死
以塞责。苟践吾盟，虽彼负重色之名，何恤
焉?”相坚守如故。
至《风流十传》合刊本之《双双传》，此处改

写为:

香、冬亦束手不宁，又熟闻两生之绝
琼、谦也，进曰: “今日之势，姊姊似不能顾
两生矣。鞭虽长不及马腹。姊姊其谓之
何?”琼曰: “吾身即仲身也，如不顾仲，身
于何有?”冬曰:“姊顾仲，仲今安顾姊哉?”
琼曰:“仲无他也。”冬曰: “人心之不同如
其面焉，姊姊岂能谓仲面如己面乎? 况值

此势穷情逆之际，姊姊果能必仲之心必如

此耶? 必不如此耶? 甘此窘迫，蹈此危疑，

以期不可必之人心; 守无名之妇节，万一

郭、桃移怒两生，两生力不支，实姊姊之故。
纵使郭、桃事已，而两生碍之，婚亦不谐，将
若之何?”琼不应，低颜若沉思者。谦厉声
叫曰:“姊何多事哓哓? 令我耳根不尽，女
子从人一而已矣，何须更解?”
同一情节，两相比较: 《巫山奇遇》约 600

字，无论是小姐还是婢女，皆文质彬彬，温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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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而《双双传》则删简过半，总字数仅 270 余，
而且出现了“鞭虽长不及马腹”、“多事哓哓”之
类的俗辞口语，尤其是“谦”小姐“厉声叫曰”的
神情口吻，已颇类村姑野妇，与《巫山奇遇》中
“俛首丧气”、“支颐强语”的娇弱闺秀，简直判
若两人，其雅俗之变，亦不辨自明。
此外，值得注意者还有《万锦情林》合刊本

《钟情丽集》的开篇，其文云:
时海宇奠安，黎民乐业。百余年间，耳

不闻金戈铁马之声; 目不视烽火狼烟之警。
诚至治之期，太平之日也。于戏人生，既
乏南山之寿，须闲北海之樽。可信是轻尘
弱草，休教负美景良辰:

百年秋露与春花， 展放眉头莫自嗟。
吟几首诗消世虑， 酌三杯酒度韶华。
闲敲棋子心情乐， 慢拨瑶琴兴趣赊。
分外不须多着意， 且将风月作生涯。

此段文字的语气，颇类说书艺人口吻，带有

鲜明的白话小说的风格特征，虽然，《钟情丽
集》的明嘉靖单行本今颇难获见，尚不能肯定它
们一定出自《万锦情林》合刊本的删改者之手;
但是，若考虑到《万锦情林》的编刊者余象斗，
乃是一位白话小说的多产作家与热心出版家，

则推测余象斗依照白话小说的模式，编撰了《钟
情丽集》的开篇文字，亦不足为奇。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上举诸篇中篇文言传

奇文本删改的时间，均处于明万历中后期: 譬如

《风流十传》合刊本《双双传》的删改时间，至迟
为“万历庚申”，即万历四十八年( 1620) ;《万锦
情林》合刊本《花神三妙传》、《钟情丽集》的删
改时间，至迟为“万历戊戌”，即万历二十六年
( 1598) 。当此之时，白话小说( 包括话本体与
章回体) 的编创与刊印，已开始进入繁盛期。据
统计，仅自 1601 至 1620 二十年的时间中，刻
印、传抄、编撰的白话小说就有五十余种［2］20。
也就是说，中篇文言传奇的删改，恰好是在白话

小说获得读者亲睐、编刊方兴未艾的背景下完
成的，因此，删改之时接受白话小说的某些影

响，自亦在情理之中。
事实上，中篇文言传奇所作的适应性删改，

早在明末清初便已得到了人们的肯定，譬如单

行本《巫山奇遇》与合刊本《双双传》，其后半部
分在情节、语言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余公仁本
《燕居笔记》卷下之三附有托名“冯梦龙”的题
词，文云:“此传后半本来面目顿改，其错综处，
则条理分明; 其肯綮处，则结构紧仡; 其浓郁处，

不忘顾母; 其点缀处，原是风流。其前一双双，
今又一双双也，爽心爽目多矣。”小说正文之末，
另有“公仁子”跋语:

此传后半尤胜前半，何也? 不以高氏

两生成及第之名，而以两生居仙隐之地，岂

不优哉? 然是中有秦二女之节，有鱼觐日

之侠，有朱必敬之智，有夏补裘之愚，节、
侠、智、愚，昭然在目。吁! 为女子者，一失
身败名，万事瓦裂，双双亦难双双也。然
“弃屋宇，驾舟抵大江，历淮过颖川，结庐于
箕山之上”，此等气象，乃人所罕及，非大豪
杰不能也。若如他传，则竞登科成名而已，
此故套也。两生二女郎，殆上天降下之仙
子耶? 岂恋人间之功名富贵哉。予故曰:
后半更胜前半。
今人陈益源亦认为: “就现存的《双双传》

来看，它前后两半确实存在风格不一的现象”，
“大体而言，《双双传》故事前半，继承元明中篇
文言传奇小说的文字、情节甚为明显，难脱抄袭
之嫌”，但其后半部分“改以叙事为主，穿插的
诗词大幅减少”，“已不容易找到明显抄袭的文
字”，这“在明代中篇文言传奇小说中显得颇为
特殊”［1］273 ～ 276。古今论者对删改的一致赞许，
表明白话小说对中篇文言传奇的文体渗透，具

有积极的文学意义。

三、中篇文言传奇与白话小说的杂糅之作
———对两个特殊文本的文体辨析

在数量可观的明代小说中，有两篇作品颇

为引人注目，虽然其艺术水准与文学影响，均十

分有限; 但若作为探讨明代中篇文言传奇与白

话小说之间文体互渗的具体资料，它们却无疑

是两个绝佳的文本。
1．《情义奇姻》: 中篇文言传奇集中的白话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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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锦情林》卷四下层收录，置于《寻芳雅
集》之后，按照该书的编排体例，下层所录皆为
中篇文言传奇小说，则《情义奇姻》亦当是编辑
者所认定的中篇文言传奇小说。但是，这篇小
说的文体特征，与同列的《钟情丽集》、《白生三
妙传》等，均迥然不同。陈益源认为: 其“虽属
《娇红》系列作品，但考虑到其篇幅过短，叙事
手法差异较大，亦予删除，仅就其与《刘方三义
传》的区别，另撰一文，收为附录，以作参
考”［1］15，此恐有违《万锦情林》编辑者余象斗的
本意。
《情义奇姻》小说叙浙江杭州府才子陶启
元访姨家，见表妹群娘，因思成疾，幽会偷欢，赴

试得中，荣归完娶，其情节可谓未脱中篇文言传

奇的俗套。但是，该小说有三个比较引人注目
的文体特征: 1) 篇幅较短，全文不足 5000 字，仅
为普通中篇文言传奇的一半或三分之一甚至更

少; 2) 全篇穿插的诗词，仅 4 首诗歌、1 篇奏章
及 1 篇御批，大大少于其它中篇文言传奇; 3) 叙
述语言平俗，频繁使用了白话小说的套语，呈现

出至为鲜明的白话小说语言风格。根据笔者查
检，《情义奇姻》使用的白话小说套语，主要有
三类:

其一、“不题”、“却说”类套语。
元生未娶，博览群书，贯通古今不题。

却说熊梦龙者，与陶定乃连襟姨夫。
却说一日，生于书房回，见母。
却说夫人出问群曰: “元生过午，何以

不辞去矣?”
母子之言不题。却说元生回至馆中。
夫人无奈，只得出书馆，又使人去求医

者不题。却说熊夫人见这一月间，元生未
来，问家童。
遂出命安排饭食不题。却说群娘问生

曰:“先生身上如何?”
却说元生得群娘美意，心下稍宽，欲火

渐消。
却说夫人命香桂请小姐同元生过午，

二人升堂，饮食间眼角传情。
却说群娘进前禀母云:“兄今日往省赴

试，孩儿具有饯酒，欲于长亭饯行，未知允

否?”
群娘停轿顒目送，同香桂回家不题。

却说陶生到省，温习经书，幸中乡试七名。
却说元生得旨，喜不自胜。

其二、“有诗为证”类套语。
群娘无奈，只得与生行其云雨，玉体全

偎，百般调情，有诗一首为证:“染病初愈访
旧人，旧人推阻累伤情。伤情不惜强求会，
求会从今永结婟。”
其三、“正是”类套语。
洞房花烛，同入销金帐中，乐莫大乎

此。正是: 金榜挂名，洞房花烛; 人有善愿，
天必从之。
《情义奇姻》的情节模式及其在《万锦情
林》中的刊印位置，表明它是一篇中篇文言传奇
小说; 但是，仔细阅读其文本，又觉得它是一篇

不折不扣的白话小说。这种文体的双重性，正
是该小说的文学意义所在。与其说“它是由文
言传奇朝才子佳人白话小说发展的过渡期作

品”［1］348，倒不如认为:《情义奇姻》是一篇以白
话小说的笔法，即兴编撰的“改良”型中篇文言
传奇。至于《情义奇姻》的作者，陈益源推测可
能是《万锦情林》的编刊者余象斗，笔者赞同。
对于余象斗来说，编撰如此一篇小说，实不费吹

灰之力。
2．《许玄之赚出重囚牢》: 白话小说集中的
中篇文言传奇

《许玄之赚出重囚牢》，乃明末西湖渔隐
《欢喜冤家》的第十回，其基本情节为: 扬州才
子许玄“涉猎书史，挥吐烟云，姿容俊雅，技通百
家。真风月张韩，文章班马”。偶然窥见近邻蓉
娘的美貌，十分倾慕，因思成梦，梦中两人欢娱，

吟诗酬唱，且互赠金钗玉坠，醒后却见信物犹

在，遂知两人有宿世因缘。蓉娘之婢女秋鸿，从
中牵线谋合，许玄先与秋鸿狎欢，后又与蓉娘幽

会，如此已非一日。不料被人发现，误作盗贼，
将许玄扭送官府。蓉娘闻讯，不顾羞愧，自写诉
状，请求县尹判其与许玄为夫妇，并愿意纳谷为

许玄赎罪。许玄为赴南京赶考，潜逃出狱，至南
京赁屋时，恰逢年轻美丽的孀妇阮氏及婢女巫

云，备酒赠金，极尽款待，原来阮氏曾得一梦，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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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许玄有天缘。后许玄连捷，高中进士; 娶蓉
娘为妻，秋鸿为二房，阮氏为三房; 妻妾各生男

女，阖家俱得善终。
《许玄之赚出重囚牢》以才子佳人为题材，
语言雅丽，全篇穿插诗词文牍凡 19 首( 篇) ，此
较之《欢喜冤家》的其它二十三回，显得十分另
类。然而，这三个文体特征，却又与中篇文言传
奇恰相吻合。那么，《许玄之赚出重囚牢》与中

篇文言传奇小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

经笔者研究①，《欢喜冤家》的作者，对中篇
文言传奇小说情有独钟，全书至少有六个回目

多处文字，抄袭了明代中篇文言传奇《钟情丽
集》和《寻芳雅集》的有关文字。其中，第十回
《许玄之赚出重囚牢》，更是直接模拟《寻芳雅
集》而编撰。为便与对勘，今将有关文字勒为一
表:

《寻芳雅集》 《欢喜冤家·许玄之赚出重囚牢》

1
子名廷璋，字汝玉，号寻芳主人。涉猎书史，挥吐云
烟，姿容俊雅，技通百家，且喜谈兵事。真文章班马，

风月张韩也。

这许玄涉猎书史，挥吐云烟，姿容俊雅，技通百家。

真风月张韩，文章班马。

2

生归寓，若有所失，情思不堪。因赋诗一律以自解
云。诗曰: 无端云雨恼襄王，不觉归来意欲狂。为惜
桃花飞面急，难禁蝶翅舞春忙。满怀芳兴凭谁诉，一
段幽思入梦长。笑语多情声渐杳，可怜不管断人肠。

心中怏怏，若有所失。走回书馆，情思不堪。赋诗一
首，开解闷怀:楼头瞥见几娇娘，不觉归来意欲狂。为
惜桃花飞面急，难禁蝶翅舞春忙。满怀芳兴凭谁诉，一
段幽思入梦长。笑语多情声渐杳，可怜不管断人肠。

3 晨起，再往侯之。 次早，又去久侯。

4

云亦答以复生曰: 浪说佳期自古难，如何一见即成

欢。情浓始信鱼游水，意密方知凤得鸾。自讶更深
孤影怯，不禁春重两眉攒。愿君常是心如一，莫使幽
闺翠鬓寒。

须臾，雨散高唐，云归楚岫。作诗一律曰: 谩说佳期
自古难，如何一见即成欢。情浓始信鱼游水，意蜜方
知凤得鸾。自讶更深孤影怯，不禁春重两眉攒。三
生已订今宵誓，免使终身恨百年。

5

生求再会。云曰: “愿得情长，不在取色。”生曰: “亦
非贪淫，但无此不足以显真爱耳。”阳台重赴，愈觉情
浓。如此欢娱，肯嫌更永。事毕，口占一律，以谢云
曰: 巫山十二握春云，喜得芳情枕上分。带笑谩吹窗
下火，含羞轻解月中裙。娇声默默情偏厚，弱态迟迟
意欲醺。一刻千金真望外，风流反自愧东君。

生求再会。蓉娘曰: “但得情长，不在取色。”生曰:
“固非贪淫，但无此不足以取真爱耳。”阳台重遶，愈
觉情浓。如鱼水欢娱，无限佳趣。事完，口占一律，

以谢蓉娘: 巫山十二握春云，喜得芳情枕上分。带笑
慢吹窗下火，含羞轻解月中裙。娇声默默情偏厚，弱
态迟迟意欲醺。一刻千金真望外，风流反自愧东君。

6

凤亦不敢相却，任生解衣: 翡翠衾中，轻试海棠新血;

鸳鸯枕上，谩飘桂芷奇香。情浓任教罗袜之纵横，兴
逸那管云鬟之撩乱。生爱凤娇，带笑徐徐舒腕股; 凤
怜生病，含羞怯怯展腰肢。肺腑情倾，细舌不由我香
汗沾胸; 绞绡春染，红妆难禁他娇声聒耳。从今快梦
想之怀，自是偿姻缘之债矣。是夜，生为情欲所迷，

将五鼓才睡。当旭日红窗，而生凤犹交颈自若。秋
蟾恐惧人来，乃揭幔低声曰: “阳台梦尚未醒耶?”生
凤乃惊觉，整衣而起。

阮氏笑了一声，双双上床: 人于翡翠衾中，轻试海棠

娇态。鸳鸯枕上，漫飘兰桂芳香。情浓任教罗袜之
纵横，兴逸那管云鬓之缭乱。带笑徐徐舒腕股，含羞
怯怯展腰肢。肺腑情倾，娇声聒耳。香汗沾胸，鲛绡
春染红妆。虽教他娇声聒耳，从今快梦想之怀，自是
偿姻缘之债。是夜，许阮为情欲所迷，五鼓方睡，直
至日红照室，犹交颈自若。巫云走响，二人方才惊
觉，整衣而起，不提。

很显然，西湖渔隐在编创《许玄之赚出重
囚牢》时，案头极有可能放着一部《寻芳雅集》
文本，供其不时参考。也就是说，西湖渔隐从一
开始就打算模仿中篇文言传奇的笔法，来编撰

《许玄之赚出重囚牢》。具体而言: 表中所列第
1 － 3 则，乃是小说的开首情节，两者几乎一致，
西湖渔隐抄得很是顺手; 但接下去的情节，《许
玄之赚出重囚牢》与《寻芳雅集》差别较大，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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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换了一种抄法，由表中所列第 4 － 6 则可
知，凡涉及男女两性交欢的描写时，西湖渔隐就

照着《寻芳雅集》抄一段，不仅将诗歌或韵文悉
数照搬，而且把诗词前后的描述文字，也捎带着

抄上几句。就是以这种抄一段、编一段的方式，
西湖渔隐完成了《许玄之赚出重囚牢》的编撰。
必须强调的是: 《欢喜冤家》的第三、五、十九、
二十诸回，也存在抄袭明代中篇文言传奇的文

字，不过，它们都只是偶尔抄袭一首诗词或一小

段韵文而已，还谈不上是模拟之作; 惟独第十回

《许玄之赚出重囚牢》，则无论从题材或情节，
还是从语言风格或穿插诗词的角度来看，均堪

称是一篇真正的中篇文言传奇，至少也是一篇

中篇文言传奇的“拟作”。

值得关注的是，《许玄之赚出重囚牢》被收
入白话小说集《欢喜冤家》，恰跟《情义奇姻》与
中篇文言传奇并列刊入《万锦情林》下层，形成
一组可资比较的、耐人寻味的文学样本，透过它
们，可以真实地感知: 中篇文言传奇与白话小说

之间的文学互动，曾经颇为活跃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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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nacular Novels' Influence on Legendary
Novelette of Ming Dynasty in the Area of
Genre: based on the publication and
revision of several legendary novelettes

Pan Jian-guo

Chinese Department，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It is well known that legendary novel-
ettes of Ming dynasty had an impact on vernacular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ased on the
publication and revision of several legendary nov-
elettes as Shuang Shuang Zhuan ( 双双传) ，San
Miao Zhuan( 三妙传) ，Zhong Qing Li Ji ( 钟情
丽集) ，the author howev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vernacular novels on legendary novelettes of
Ming dynasty in the viev of genre from the angles
of plot and language． Moreover，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legendary novelette and vernacular novel were
once active and in depth by analyzing two specific
texts called Qing Yi Qi Yin ( 情义奇姻) and Xu
Xuan Zhi Zhuan Chu Zhong Qiu Lao( 许玄之赚
出重囚牢) ．
Key words: Legendary novelette in classical Chi-
nese，novels of Ming dynasty，novel

From The Three Pagodas in the West Lake to
The Three Demons in Luoyang
———The Changes of Novels of
“Three Demons”and Revelation

Ji De-jun

Rulgar Culture Research Center，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 The Three Pagodas in the West Lake and
The Three Demons in Luoyang both are novels of
“three demons”spread by storytelling performers
in the Song-Yuan period． They had a lot in com-
mon either in expressions of verses，or in the plots

and content． In many reyrects，it is very obvious
that The Three Pagodas in the West Lake followed
the footstep of The Three Demons in Luoyang． Be-
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according to the local conditions，
which include different regions，time，and people，
folk artists in Hangzhou made some conversion
from The Three Demons in Luoyang to The Three
Pagodas in the West Lake． The evolution of novels
of“three demons”are helpful to know some crea-
tion rules about folk oral literature specifically．
Key words: The Three Pagodas in the West Lake，
The Three Demons in Luoyang ，novels of“three
demons”，revelation

On Relations between Readers and Historical
Novel Genre of Ming ＆ Qing Dynasties

CAI Ya-p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China

Abstract: The popular novels developed prosper-
ousl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asa result，fa-
mous writers and outstanding works ceaseless e-
merged in large numbers． Among them，historical
novels were of mature novel genre，and their quan-
tity and creative achievements were very promi-
nent． Readers were the crucial factors who influ-
enced historical novel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es． This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e rela-
tions between readers and the flourish of historical
novel genre，and then further discusses readers'
influences on historical novels' stylistic develop-
ment，and edit ways and writing intentions as
well，trying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nal impetus of
popular novels'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in Ming
＆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reader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istorical novels; relations


